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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精神分析与个人隐私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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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精神分析没有用武之地，却还在那里空转，那就只是在揭露它自己的问题，即它的非法性。在它结束时，它需要谣言八卦的中伤或直接的狠活儿取代它，但要尽可能隐蔽，最好是以一种知识或艺术的形式进行。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它既不会实现艺术，也不会实现狠活儿，因为它就像一个只能独自在那里滋生的毒瘤，想找到一个可以接合的身体，但这太不科学了。没有身体的毒瘤几乎不能发挥作用，尽管它不一定立即失去毒性及其活动。




当前教育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让青少年认识到，存在一种叫俄狄浦斯主义的人、一个叫精神分析派的物种，他们利用人会产生感情这一点，进行一种关系构建，然后再对这个关系进行处理或切割，这样剥夺就完成了，就好像是人们自己的情感而不是精神分析，是滞后的。就好像精神分析总能适时地出现在正确的地方执行这种剥夺。在精神分析面前，不想犯错就尽量不要产生感情，就好像人的命运是：凡是感情都是被用来利用的。




但这是伪命运。人们并不需要禁止自己的情感，不需要在精神分析提出要求的地方成为禁欲主义者。




人们需要的是一种教育、一种知识，这种知识主要用来抵制精神分析，并在它对感情进行中介时对它展开猛烈打击！这种知识教会人们勇敢，在多变性中去拥抱情感，而不是审判情感！这种知识告诉人们，情感是欲望生产的一个产物，而欲望生产是个不会停止的过程。




只要没有人依赖精神分析，没有人在乎精神分析，只要精神分析和人们没任何关系，它就没有任何影响，最终，它就是只是一个错乱的选民的自杀。




劈开公共与私人领域、区分内部自我与外部工作这是一个古老的辩证法运动，Tiqqun在现代国家改革、对经济主体的需要、恐怖式控制的层面上论述这一问题。不过，最近的、对意识来说最相关的例子，仍然是精神分析。精神分析作为一个【隐私】代理机构，是对Tiqqun的论述的一个补充，这是论述所需要的。勒兹和加塔利不断抨击精神分析对家庭和“肮脏的小秘密”的投入，就是因为精神分析不但承担了法律机构的角色而且成了一个隐私管理部门——利害关系总是一件和隐私有关的事，个人作为公民是责任和受害主体。但我们以精神分析为例来说，它是如何遭遇滑铁卢的？它是被公共思想——精神分裂分析打败的。所以这里有个这样的诡计——拿参与公共辩论的公共知识分子来说，辩论无需以隐私为武器就能分出输赢，但输掉的一方要利用隐私来击垮对手，如果这能实现，一方面当然需要技术监控，相应的人们会提出技术批判，但更重要的一面是，要有机构来混淆或切分公共与私人领域，将公共辩论制造、扭曲、伪称为私密事务。




但革命根本就不需要对反动派的隐私，也不需要对精神分析学家的隐私有任何了解，坚持《反俄狄浦斯》就可以了——这是公共知识，是大秘密。也就是说，当我们个人的隐私遭到威胁时——他们认为我们会在这里被绊倒——《反俄狄浦斯》总在那里粉碎这种威胁。公共和隐私的辩证二分法说明，生活整个被战争浸透。一个人成了斗争的人，就像德勒兹成了斗争的人，这不是偶然——每个聪明的人必然会遭遇他能战胜的挑战。




简短地进入总结：丑八怪总是觉得自己很高妙，因为能干出窃密、出卖隐私、策反全人类的事。但这对革命没用，就这点事儿？




明白我意思了吗？




那些反驳快乐的知识，或反对欢乐勇武的作者的人，问：“能说说凭什么吗？细节，要细节，你只要能说出来我们就信。”




可是无意识的投资这东西谁能说得准呢？但根据却也是现成的，那就是，法西斯吵嚷道：法西斯没有得到惩罚！这总是令人愉快。




凡教条主义的裹脚布们需要某种意义上的爆料支撑自己的脆弱信念和理论，但其实他们既不在乎理论也不在乎艺术。结果，理论的真实性和阐释的法律原则确实显露出来了，比如在《反俄狄浦斯》中，而且无需谁给作者爆料，作者的快乐也无法被干预；结果，用爆料和他人隐私作为武器的法西斯仅仅在直播切腹自杀罢了。




不存在技术进步主义，但存在革命进步主义。随着术语的进展，术语和实践的界限模糊了，创作者主体渐渐被模糊，用尼采的话说，世界是自生殖的。这就是革命进步的体现。例如德勒兹和加塔利的“生产”概念：无论是社会生产还是欲望生产——一切都是生产，你生产了你的欲望、你的商品，你也生产了你的愉悦、你的话语、你的消费、你的忧虑、你的悲伤和你的谣言。公共和私人、公共和隐私的二分法在生产面前立即无效了。因为一切都可以从产品的综合中循迹，生产就是所有的线索和预兆。问题是学术的问题，拿公共和隐私层面的混淆做文章毫无意义。




生产的概念是创造出来的，但生产过程本身不必总想着这个概念，同时所有的维度——情感的、经济的、政治的、话语的、革命的……都被压到这一个平面上。这是术语和实践重合的一个例子。因而德勒兹理论无法再被抽象成一个实体，进而——一个商业、商品实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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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基姆·贝(Hakim Bey)，《本体论无政府主义协会公报》




——“建立云端终结者的美学，驱散大脑的施虐狂。”




公报#5：“知识分子的S/M是8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先锋派吃屎，喜欢屎”




同志们！




最近，从某些复仇主义者的角度，对“混乱”一词的困惑困扰着A.O.A.，迫使我们(我们鄙视争辩)最终沉迷于一次全体会议，专门谴责前主教，这像地狱一样不祥；我们的脸被花言巧语烧得通红，唾沫从我们嘴里飞溅，脖子上的血管因讲道的热情而隆起。我们最终必须降到悬挂着愤怒口号的横幅上，用1930年代的典型面孔，宣告本体论无政府不是什么。




记住，只有在经典物理学中混沌才与熵、热死或衰变有关。在我们的物理学(混沌理论)中，混沌等同于道，超越了作为熵的“阴”和作为能量的“阳”，它更像是一种持续创造的原则，而不是任何虚无，是潜在意义上的虚空，而不是枯竭。(混沌是“所有秩序的总和”。)




从这种炼金术中，我们提炼出美学理论的精髓。混乱艺术可能表现得很恐怖，甚至可能表现得很盛大，但它永远不会让自己沉浸在腐烂的消极情绪、死亡、幸灾乐祸(对他人的痛苦感到高兴)、对纳粹纪念品和连环谋杀案的哼唱中。本体论的无政府状态不收集掀起鼻子闻来闻去的电影，对那些滔滔不绝的独裁者流下的眼泪感到厌倦。(一切都没希望了？我比你先知道，混蛋。一根中指 !)




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被“情绪瘟疫”的代理人逼疯并杀害；也许他的作品有一半是纯粹的偏执(UFO阴谋论，同性恋恐惧症，甚至他的性高潮理论)，但有一点我们是完全同意的——性压抑滋生死亡执念，从而导致糟糕的政治。大量的前卫艺术都充斥着致命的奥贡射线(DOR)。本体论无政府主义的目标是建立云端终结者(OR-guns)的美学，来驱散大脑的施虐狂。自残的“表演”艺术家给我们的印象是平庸和愚蠢的——他们的艺术让每个人都更不快乐。这是什么样的二进制扯淡……到底是哪个蟑螂脑艺术爬虫搞出了这道末世炖菜?




我们不需要像先锋派那样挖出大脑来实现自己的奇怪品牌的顿悟。与其有那样的聪明，不如做一个笨蛋。所有的官能，所有的感官都属于我们，作为我们的财产——心和头脑，智力和精神，身体和灵魂。我们的艺术不是残害的艺术，而是过剩、丰富和惊奇的艺术。




毫无意义的阴郁的提供者是当代美学的敢死队——而我们是“消失的人”。他们编造的第三帝国神秘古董和谋杀儿童的舞厅吸引了景观的操纵者——死亡在电视上看起来比生命更好——而我们这些宣扬快乐叛乱的混沌主义者被推向了沉默。




不用说，我们拒绝教会和国家的所有审查制度——但“革命后”，我们愿意承担个人责任，烧掉所有敢死队的鼻烟艺术垃圾，然后用铁路把它们赶出城镇。(在无政府主义语境中，批评变成了直接行动。)我的空间既容不下耶稣也容不下他的苍蝇之王。我不要世俗的警察——我也不要宇宙中的斧头帮杀人犯；不要电视上的电锯屠杀，不要关于敏感的恋尸癖的后结构主义小说。




碰巧的是，A.O.A.几乎不能指望破坏国家令人窒息的机制及其幽灵般的回路——但我们可能碰巧发现自己处于一个位置，可以对致命射线和瘟疫，比如下东区的食尸者和其他艺术渣滓的表现做点什么。我们支持那些在“更高的事业”中使用任何形式的爱/性素材的艺术家，无论多么令人震惊或反道德——他们使用他们的愤怒、厌恶和真正的欲望来走向自我实现、美丽和冒险。“社会虚无主义”，没错——但不是那种自我厌恶的死亡虚无主义。即使它是暴力和粗糙的，任何一个第三只眼没有退化的人也都能看到“革命的”反生命艺术和“反动的”反死亡艺术之间的区别。我们生活在一个用死亡和残害的图像为其最昂贵的商品做广告的社会。DOR很臭，混沌主义者的鼻子可以嗅出它——就像它知道精神/性快乐的香水一样，纵然被其他更黑暗的气味埋葬或掩盖了。




敢死队用他们疲惫的双唇为我们灌输的时髦革命抽象概念和自由主义，与联邦调查局、食品药品管理局或二次衰退的浸信会教徒一样多。




公报# 6




一、沙龙启示录：秘密剧场




只要没有斯大林盯着我们……为什么不创作一些艺术来服务于一场起义?




别介意这是“不可能的”。除了“不可能”，我们还能希望实现什么？我们应该等待别人来揭示我们真正的欲望吗？




如果艺术已经消亡，或者观众已经枯萎，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自己摆脱了两个沉重的负担。也许，每个人现在都是某种艺术家——也许每个观众都恢复了纯真，有能力成为他们所经历的艺术。




只要我们能够逃离我们内心的博物馆，只要我们能停止出售自己头骨中的画廊门票，我们就可以开始思考一种重新创造巫师目标的艺术：通过运用活的符号来改变——现实的结构（其沙龙组织者的图像是谋杀、战争、饥荒和贪婪）。




我们现在可能会思考一些美学行为，这些行为与阿尔托所说的“残酷”有一些共性，目的是摧毁抽象而不是人，是解放而不是权力，是快乐而不是利润和恐惧。“诗意恐怖主义”。我们选择的图像具有黑暗的力量——但所有的图像都是面具，在这些面具后面隐藏着我们可以转向光明和快乐的能量。




例如，发明合气道的人是一名武士，后来成为和平主义者，拒绝为日本帝国主义而战。他成了一个隐士。一天，一个以前的军官同事来拜访他，指责他背叛、懦弱等等。隐士什么也没说，只是继续坐着。军官勃然大怒，拔出剑来，砍了一刀。手无寸铁的主人自发地解除了军官的武装并归还他的剑。那位军官一次又一次地试图杀掉他，用尽了所有招式，但隐士每次都发明了一种新的方法来解除他的武装。军官当然成了他的第一个弟子。后来，他们学会了如何躲避子弹。我们可能会考虑某种形式的元戏剧以捕捉这种表演的味道，它产生了一种全新的艺术，一种完全非暴力的战斗方式——没有谋杀的战争，它是“生命之剑”而不是死亡。
艺术家们的阴谋，像任何疯狂的炸弹袭击者一样是不具名的，但目的是一种无偿的慷慨行为，而不是暴力，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当下的审美冲击，为了实现和解放。




艺术讲述华丽的谎言，而这些谎言最终会成真。




有可能创造一个艺术家和观众都完全消失的秘密剧场吗？只是在另一个层面上重新出现，在那里生活和艺术变成了同一件事。




（注：“沙龙启示录”由莎伦·甘农于1986年7月组织。）




二、谋杀-战争-饥荒-贪婪




摩尼教和净化派相信身体可以被精神化——或者更确切地说，身体只是污染了纯净的精神，必须被彻底拒绝。诺斯替完美主义者(激进的二元论者)饿死自己以逃离身体并返回到纯粹光明的普罗玛。所以，为了逃避肉体的罪恶——谋杀，战争，饥荒，贪婪——矛盾的是，只剩下一条路了：谋杀自己的身体，向肉体宣战，饥饿至死，渴望救赎。
然而，激进的一元论(伊斯玛仪派，兰特派，反律法派)认为身体和精神是一体的，弥漫在黑色石头上的同一种精神也为肉体注入了光明；一切都是生命。




“事物是自然的……一切都是自然的……一切都在运动——但如果要寻找这位推动者，我们却找不到任何证据。”（郭象）




然而一元论的道路并不温和：将死亡转化为生命(食物、负熵)——与谎言帝国的战争——“灵魂禁食”，或放弃谎言，放弃一切不是生命的东西——以及对生命本身的贪婪，欲望的绝对力量。更有甚者：没有对黑暗的认识(“对肉体的认识”)，就不可能有对光明的认识(“灵知”)。这两种知识不仅仅是互补的，而且可以说是完全相同的，就像在不同八度中演奏的同一个音符一样。赫拉克利特声称，现实存在于“战争”状态中。只有音符的碰撞才能产生和谐。(“混沌是所有秩序的总和。”)给这四个术语中的每一个都戴上不同的语言面具(把愤怒者称为“善良的人”不仅仅是委婉的说法，而且是一种揭示更多含义的方式)。戴上面具，仪式化，作为艺术来实现，这些术语呈现出它们的黑暗之美，它们的“黑光”。




不是谋杀，比如狩猎；而是所有古老的、非专制的部落社会的纯粹旧石器时代经济——“性行为”，既包括杀戮和吃肉，也包括维纳斯的方式和欲望。用起义代替战争，不是阶级和权力的革命，而是永恒的反叛者，揭开光明的黑暗者的革命。与其说贪婪，不如说是不可征服的欲望，疯狂的爱。然后，与其说饥饿是一种残缺，不如说完整、富足、过度、慷慨的自我，它向外螺旋着走向他者。




没有这种面具之舞，就什么也创造不出来。在最古老的神话中，厄洛斯是混沌之神的长子。厄洛斯，野性的驯服者，是艺术家重返混沌的唯一大门，然后，再次回归，回归，带着一种美的图案。艺术家，猎人，战士：一个既热情又平衡，既贪婪又无私到极致的人。我们必须从所有的拯救中被拯救出来，这些拯救将我们从自我中拯救出来，从动物中拯救出来，我们的动物也是我们的生命力量，以及我们的敌意，我们充满活力的自我授权，甚至可能表现为愤怒和贪婪。巴比伦已经告诉我们，我们的肉体是污秽的——用这个装置和拯救的承诺，它奴役我们。但是——如果肉体已经“得救”了，已经光明了——如果甚至意识本身也是一种肉体，一种可触摸和同时存在的以太——那么我们就不需要为我们求情的力量。正如奥马尔所说，即使在现在，荒野也是天堂。




谋杀的真正所有权属于帝国，因为只有自由才是完整的生命。战争也是巴比伦式的——没有一个自由人会为另一个人的扩张而死。饥荒只有在救世主、祭司国王的文明中才会出现——难道不是约瑟夫教法老投机谷物期货吗？贪婪——对土地的贪婪，对象征财富的贪婪，对拯救自己、扭曲他人灵魂和身体的权力的贪婪——也不是来自“自然的自然”，而是来自为帝国的荣耀而筑坝或疏通所有能量的贪婪。面对这一切，艺术家拥有面具之舞，语言的彻底激进化。窒息和瘫痪的架构将被炸毁，这只能是通过我们对一切——甚至是黑暗的——彻底庆祝。




——1986年夏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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